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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由于
愚昧、贪婪、盲目、自负等
人性固有的弱点，导致过
许多愚不可及的蠢行，演
绎出一幕幕可笑可叹的闹
剧。

公众对无穷无尽的

财富的渴求被唤起了

16 世纪，西班牙人从
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银
矿那里聚敛了巨大的财
富。当时，没有哪一个国
家像英国那样对财富充满
了渴望与贪求。在此后的
一个世纪里，英国人进行
了多次努力去打入南美市
场，但均无功而返。最后，
英国利用自己在1713年西
班牙王位继承战中的胜
利，强迫西班牙签订了《阿
森托协议》。该协议允许
每年可有一艘英国船只与
墨西哥、秘鲁或智利从事
贸易。即便如此，新成立
的“英国南海公司”还是在
这些最吝啬的准许条件
下，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信
心。由于某些原因，英国
民众忽视了一个事实，即
从西班牙国王手里搞到黄
金，要比从铅矿石中提炼
黄金更难。在他们的想像
中，“南海公司”已站在了
巨大的创业成功的边缘。

南海公司提出了一个
绝妙的主意：他们将从民
间融资200万英镑，并用这
笔资金作为认购全部政府
债券的底金。虽然该公司
与南海贸易往来极少，贸
易收益也很低，但它的名
头却唤起了公众对无穷无

尽的财富的渴求，使得他
们甘愿在这个投机项目上
冒险一试。

每一个伦敦人都似乎

摇身一变成了投资人

1720年 2月 2日，英国
下院通过了该计划。从此
刻起，该公司的股票价格
就以惊人的速度上涨，一
天之内就翻了 3 倍。在疯
狂的投机期间，只有辉格
党政客罗伯特·沃尔波尔
还保持着心理平衡，他警
告人们当心股票投机的风
险，但是没人听得进去。
他们准备把自己的房屋、
生计全部押到这场对虚幻
财富的徒劳追求上。

为了提高南海公司股
票的价格，公司董事们到
处散播利好的谣言(显然是
虚构的)，说英国与西班牙
之间已达成了令人鼓舞的
条约。结果，南海公司的
股票价格扶摇直上，达到
了令人难以想像的高度，
每一个伦敦人都似乎摇身
一变，成了投资人。

正当那些假冒南海公
司董事的无赖们大肆欺诈
绝大多数伦敦市民时，其
他一些企业家—— 一些是
合法商人，另一些则是纯
粹的骗子——开始从阴暗
的角落现身出来,被称为

“泡沫”的数十家新生的联
合股份公司开始在交易市

场上市。
英 国 的 上 流 阶 层 ，

不 管 是 男 是 女 ，都 沉 迷
于金融投机之中。男士
在酒店和咖啡屋里与自
己 的 经 纪 人 会 面 ，女 士
们则在女帽专卖店和小
商品缝纫店里忙于同样
的 事 情 ，一 时 间 成 为 一
种 时 尚 ，但 实 际 上 是 纯
粹的黄粱迷梦。

随着股价下跌

许多人面临着毁灭

6 月 11 日，国王宣布，
“泡沫公司”有害于公益，
其所从事的股票买卖行为
不合法。直到此时，“泡沫
公司”的董事们才受到起
诉和罚款。然而，“大鱼”
早已携其所得逃之夭夭，
只留下“小鱼小虾”来收拾
残局。

尽管国王开始干预，
还是有一些“泡沫公司”的
股价扶摇直上，许多愚蠢
的投资人还想注入资金。
与此同时，南海公司的股
票价格仍在上升。那些没
有完全被贪欲蒙蔽的投资
人大都看得出来，其股价
已超过了任何实际的水
平，随时都注定要大幅下
跌。结果，许多大的投资
人在获利之后，把自己的
股票抛售一空。6月3日这
天，大批的卖方出现在交
易市场，准备出手，买进者

却如此之少，结果股市一
路下跌。

随 着 股 价 的 一 路 下
跌，许多普通人面临着毁
灭。各地的抗议者纷纷涌
向伦敦，要求对南海公司
的邪恶行径进行法律制
裁。

财政大臣艾斯拉比
爵 士 在 1720 年 2 月 的 国
会 辩 论 中 ，曾 站 在 南 海
公 司 一 边 说 话 ，现 在 被
怀疑有财务问题而被迫
辞 职 。 然 而 ，他 还 是 难
脱 其 咎 ，不 久 就 被 剥 夺
了 下 院 议 员 身 份 ，并 被
关 进 了 伦 敦 塔 ，以 防 他
与奈特一起外逃。艾斯
拉比在被押往伦敦塔的
途 中 ，遭 到 了 塔 山 上 大
批无法控制的暴民的讥
笑和嘲弄。由于不能在
这位已垮台的政客身上
发 泄 愤 怒 之 火 ，他 们 就
点 起 火 堆 ，焚 烧 他 的 画
像。

罗伯特·沃尔波尔在
这次危机中显然要比其他
政客聪明得多。他坚持认
为，恢复公众的信心是目
前政府的第一要务。在他
的努力下，投资人挽回了
不少于 1／3 的损失，但这
并不足以把他们由自己的
贪婪造成的后果中挽救出
来。

摘自《北方周末报》

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势
力绝对不容小觑，这与黑手
党的优质“服务”分不开。

意大利黑手党的名字
叫做“玛菲亚”，首领的称谓
是“教父”。在西西里岛，几
乎人人都要定期向地盘的
主人缴纳“保护费”，拖欠不
缴的农民，牲畜经常被杀，
田地遭到破坏。可是，只要
你缴纳了保护费，在西西里
就会很安全。你甚至可以
请黑手党的人帮你望风，好
让你与心爱的姑娘约会。
尽职的玛菲亚人会在合适
的地点派一个人，手里拿着
点燃的蜡烛，以此告诉行
人，这里有一对情侣不想被
你们打扰。

西西里的小偷也都受
到黑手党的有效管理。曾
经有外国游客到西西里某
处，和当地的教父打了招
呼，交了钱，教父便通知当
地所有小偷，不能打该游客
的主意。可是，游客的钱包
还是不见了。教父很快查
到那个冒失的小偷，一刀把
他的一只眼睛剜了出来。

最需要提到的，是黑手
党的“缄默原则”——绝对
不向外人泄露任何黑手党
的信息。这是黑手党世界
的根本法则。一旦有人违
反，必死无疑，帮里的人会
追杀他到天涯海角。在意

大利的一些监狱中，甚至有
党徒公然在墙壁上写标语：
缄默安宁百年，开口便下地
狱！另外，许多黑手党组织
有自己的手势暗语，外人根
本看不懂。因此，很少有外
人能了解其内部情况，政府
也拿黑手党无可奈何。

黑手党崇尚勇敢、果断
和深谋远虑。早年，黑手党
两大帮的对抗，有个教父是
被夹在中间的一个小帮的
首领。双方都想拉拢他，他
摇摆不定。一个大帮的首
领丧失耐心，把他抓去打成
熊猫眼。他立刻倒向另外
一帮。接受的那帮麻痹大
意，毫不怀疑，很快就在一
次偷袭中被他全歼。此后，
他又抓住机会，把曾经打过
他的大帮击败。他因此成
了称霸西西里的黑手党教
父，赢得了玛菲亚人的尊
敬。

为保护自己，黑手党
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妨碍他
们的人。这些谋杀的大胆
程度骇人听闻，事后，杀人
者却往往逍遥法外，因为没
人敢出庭证明对黑手党不
利的事实。

黑手党遭到的最大打

击来自墨索里尼。墨索里
尼上台后，按意大利政坛不
成文的惯例，必须到西西里
岛向某个有影响力的教父
致意。墨索里尼在西西里
表现得非常傲慢，该教父决
定给墨索里尼一点颜色看
看。于是，在演讲开始的时
候，元首无比尴尬地发现听
众居然屈指可数。讲话的
过程中，元首还气恼地发
现，自己的帽子不翼而飞。

墨索里尼恨透了黑手
党，不久，他向黑手党宣
战。墨索里尼命令一个以
冷酷无情著称的警察局局
长去西西里收拾这些人，并
授予他全权：“为了消灭黑
手党，你可以做任何事，因
为那对国家有利。”黑手党
人被大批逮捕，坚持“缄默
原则”的死硬分子不经过法
庭审讯就被直接处死。一
队队的教父们被押送到墙
边用冲锋枪打成筛子。

二战后，黑手党很快
死灰复燃。在意大利，黑手
党重新操纵政坛，继续过去
的“生意”。有不少法官、检
察官不甘心向犯罪分子低
头认输，结果被暗杀。偏偏
意大利又废除了死刑，还制

定了一部《刑事诉讼法》，在
这部刑诉法中，对被告人的
保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
地步。这些都使得黑手党
在意大利异常猖獗。

此外，黑手党还通过收
买政府官员的方式，控制了
意 大 利 的 几 乎 每 一 所 监
狱。黑手党定期掌握监狱
中囚犯的资料，从中筛选、
吸收有发展潜力的亡命之
徒。由于某些差错，要入狱

“小住”的黑手党人，则有黑
手党跟监狱打招呼，受到很
好的“款待”，在监狱中生活
得有滋有味，监狱管理人员
不但不能虐待他们，还必须
看他们的眼色。

意大利人民对无法无
天的黑手党忍无可忍，游行
示威，抗议政府对待黑手党
问题的软弱态度，要求政府
对黑手党采取铁腕措施，还
要求政府恢复死刑。

黑手党是政府效率低
下的产物。政府收税，黑手
党收保护费；政府有刑法，
黑手党打击对他们不利的
人。但黑手党的效率却超
过政府。在意大利，逃税也
许可以逃脱处罚，而欠保护
费则必然会有可怕后果。

摘自《大科技》

鲁迅说中国人是“最能研
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
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
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
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
打屁股……”至于坚韧挺拔的
腰骨，构成了做“人”顶天立地
的形象，向来关系着中国人的

“气节”与“风骨”，统治者也许
是怕臣民们嶙峋的风骨，就发
明“腰斩”的酷刑，妄图教化出
奴性的顺民。

韩信豪迈迎腰斩

殷商时代的死刑，保留
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
餐的习俗，烧、烤、蒸、煮，无不
围着口腹之欲打转。到了周
代，“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成
为死刑的主流，有车裂、斩和
杀三种。“斩”就是腰斩，“杀”是
斩首。

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

须脱光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
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
砧板上。普通人至此早已魂
飞魄散了，但总有那么个别不
畏死的“牛人”。秦末楚汉相
争，韩信离楚投汉时还是个无
名小卒，因犯军法当受腰斩。
一同被处死的十三个人被斩
之后，轮到了韩信，他居然仰
躺在砧板上直视刀刃，大呼：

“刘邦那小子不是想夺天下
吗？为何要斩杀壮士！”监斩
官夏侯婴闻此言，被他的勇气
和豪壮折服，不仅没有杀他，
还将他推荐给刘邦，让他做了
个管粮饷的都尉。

李斯腰斩前痛悔

李斯相秦，功劳很大。灭

诸侯，成霸业，一统天下，始皇
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
李斯的头上。但位极人臣又
怎样？仍逃不开被指鹿为马
的小人诬陷，身被五刑（黥、劓、
斩左右趾、枭首、剁成肉酱），腰
斩于市，夷灭三族！这位在骊
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
睛也不眨一下的大秦丞相，如
今轮到他领教自己厘定的酷
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
的刀下，俯首就刑。腰斩前，
李斯对着一起奔赴黄泉的儿
子，追忆起当年领着孩子们，
牵着猎狗，追逐成群狡兔的无
忧岁月。“吾欲与若复牵黄犬
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免，岂可得
乎!”这一句痛悔交加的呼喊，

是他对其追逐权力的一生的
彻底否定和决绝。
最后一次腰斩给了考官

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判
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
雍正年间，俞鸿图督学闽中
（今福州市），科考防范颇严，操
守亦称严谨。未料他的小妾
与仆人串通，收取贿赂，其妾
把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
背后补褂之上，俞鸿图穿出
去，仆人轻轻地揭去授给应试
者，而他一点也没觉察到。事
发后，雍正皇帝将俞鸿图处以
腰斩极刑。

腰斩之酷烈，连性格刚
戾的雍正皇帝也动了恻隐之
心，遂命封刀。如果记载不误
的话，从周代到清雍正年间
止，施行了两千多年的腰斩刑
罚，算是寿终正寝了。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那天突然落起了雨，
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的
心情。星期六对我们这些
长期寄宿的农村学生来
说，永远都是受欢迎的。

上 午 第 四 节 课 一 结
束，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冲
出教室，扑通扑通下楼，然
后顺着那条土多石少的校
园小道拥向寝室，呼啦啦
地取碗，转身朝食堂方向
跑。那个年代，我们好像
都没吃饱，学校住宿的人
多，谁跑在前面，谁就可以
早点儿填肚子。我已经说
了，那天落着小雨，下课
后，我们像一群鸭子拼命
往外拥。也该是他谢冬生
出丑的时候，路那么滑，他
又是那么瘦，还是手舞足
蹈往前奔，以至于来了个
四脚朝天，爬起来时，满身
是泥。对于这种事，大家
习以为常，都在笑声中继
续奔跑，有点儿像军号已
吹响的战场。

倏地,食堂的外面排起
了长长的队。队伍的尾巴
已经伸在了露天场。

谢冬生的那一跤让我
有点儿胆战心惊，这一次，
我落伍了。没有伞的自然
就不大愿意冒雨站在队伍
的尾巴上。我只好抱着空
碗躲在墙角边。我和站在
队伍前面的几个同学打了
招呼，要求他们默认我就
是他们身后的排队人，可
是，他们都表示很为难，主
要是他们后面的排队人个
个不答应。因此，我只好

抱着空碗守在墙角边看天
行事。只要雨落得小一点
儿，我就会站在队伍的尾
巴上去。我用一种无奈的
目光打量着那面被无数人
用身体磨光的墙面，这时，
我发现墙面有一道缝，里
面躺着一张蓝色饭票。要
知道，学校的蓝色饭票一
律都是—斤饭票!我的心咯
噔了一下，兴奋就像虫子
一样爬上来。通常情况
下，我每餐的饭量都是控
制在四两米以下，家庭状
况不允许我敞开肚皮。再
说，那时候的半斤米在大
师傅固定的钵子里摆弄几
下，到我们碗里也就那么
多，有时比四两米还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队伍中
有多少人与那个盛米饭的
肥胖女人有过节，全是因
为盛饭时手抖动得太厉
害。

我有点儿担心我身边
的那几个也会把无奈的目
光投向这道墙缝，那样的
话，事情就不好办了。我
很自然地用身体贴住那面
墙。队伍像一条虫在扭
动。身边走了几个排队
的，但马上又来了几个怕
雨淋的。我发现与我一块
儿冲向食堂的都已经端着
碗离开了，可我还是不觉
得遗憾。我脑子里是这样
安排的：今天是星期六，晚
上不自习，明天还可以睡
懒觉，那么，今天晚上就该
好好庆祝庆祝，吃它一斤
米饭!剩下的，明天再享受

一顿。对于捡来的一斤米
饭，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
样善待自己。

我是在很多人洗碗的
时候才从食堂端饭上来
的。当然,那张躺在墙缝里
的蓝色饭票,我没机会下
手。不过,下手只是迟早的
事。

下午的课，我基本上
没听进去。我一直挂念着
那张蓝色饭票。机会终于
来了，第二节课，老师只讲
了 20 来分钟，就给我们布
置了作业。真希望老师有
点儿事，那样的话，我就可
以行动了。就是那么灵验!
老师真的不见了。我再一
次望了望教室，个个都在
埋头做作业。

我的步子很轻，很快
就下了楼。食堂的门紧闭
着。饭票还在那堵墙里。
我必须尽快把它掏出来，
不然，就麻烦了。也不知
是哪个背时的无聊者把这
张饭票塞得那么深，可能
他也是在这里掏了很久才
最终放弃的。

我的天呀，真的是一
斤米的饭票!

这个周末，我过得很
丰盛：两个饭，两个菜。同
寝室的谢冬生似乎有点儿
不服气，他对我说，这么大
的个子，只能吃一斤呀?我
瞥了这个长得精瘦如柴的
家伙一眼，说，你吃得下吗?
谢冬生就说他某某时候吃
过一斤半。那时，我已经
吃下了一碗半，被谢冬生

这么一说，我很没胃口。
我说，你只要能吃一斤四
两就算你狠!顿时，寝室里
很多人就搭起话来，包括
我们班长。他们都建议我
和谢冬生赌一把。规则
是：再给谢冬生买一斤米
的饭和一个主菜(谢冬生已
经吃了四两饭)，如果他能
吃下，就算我请客；如果谢
冬生吃不完，就赔我一斤
半饭票。

寝室里的人已经分成
了两派，一派是帮谢冬生
说话，一派是帮我说话。
两派的意见说白了，就是
要我和谢冬生赌一赌。反
正一斤饭票是捡来的，充
其量就是赔个主菜钱!我在
心里盘算着。我决定豁出
去。

这一晚，很多人没去
教室自习，都围在寝室里
看谢冬生吃我的赌饭。

这个狗日的谢冬生果
真有一把，他吞下了我买
给他的一斤米饭。我觉得
自己有点儿亏，躺在床上
不大说话。没多久，谢冬
生就来事了，他躺在床上
说肚子胀得难受。有人建
议送他去医院，但马上就
被否决了，大家都怕老师
知道这事。最后，也不知
是谁出的主意，建议用水
冲洗谢冬生的肚子，说是
水能帮助消化。谢冬生已
经连走路都困难了，他被
我们抬到寝室外面的水龙
头边。我们用水冲洗他的
肚子，还有人帮他按摩肚
皮。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
小 时 ，谢 冬 生 才 感 觉 好
些。

那一晚，我基本上没
睡着。

摘自《天津文学》

宋朝时的南方人不大
吃面，有一个重要原因：觉
得面食有毒。

早在五代时期，淮河
以南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
事，说是达摩老祖来华传
道，见到有人吃面，就上前
把人家的饭碗打翻在地，
喝道：“安得此杀人之物？”
意思是面有剧毒，吃了会
死人的。

关于达摩的故事有些

扑朔迷离，可信的成分不
多，然而在宋朝的医书里
面，也提到了面食有毒。
如北宋医学名家唐慎微编
著 的《经 史 证 类 备 急 本
草》：“小麦乃世之常食之
物，然经火煮而食之，其性
壅热，善动风气，此甚验
也。”说明在宋朝医学界，
至少一部分朋友是相信面
有毒的。

问题是，如果面食有

毒，那么以面为主的北方
人怎么没有中毒呢？宋朝
人另有补充：“西北麦经霜
雪，南方少雪，故面有毒
也。”（《琐碎录》）意思是
说，小麦含热毒，而霜雪能
解这种热毒，北方小麦经
过了秋霜冬雪，所以没毒；
南方小麦很少有机会遇到
霜雪，所以有毒。事实上，
这些说法毫无科学道理。
不过那时候的人缺乏实证

精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
信，好多荒诞不经的说法
都能成为真理。

也有的南方人不大理
性，总想来碗面条换换口味，
可是又怕中毒，怎么办呢？两
条对策：一、面条锅里多放萝
卜汁，萝卜汁能解毒；二、多准
备一只锅，把面条煮到半熟，
换只锅接着煮，这样面毒就能
散进面汤里，倒掉面汤，只吃
面条。

这 两 条 对 策 也 很 荒
诞，不知道当时会有多少
人相信。

摘自《祖宗的生活》

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
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
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也不
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
来似乎很难得发生一次。
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
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
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
事情。

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
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
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
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
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
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
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
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
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
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
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
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
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
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
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
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
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
在争座。主人摆一张笑脸，
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
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
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
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

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
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
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得
踌躇满志、顾盼自雄。

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
场合，我便首先想起《聊斋》
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
烈地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
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
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
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
松，被拉的那只胳臂猛然向
后一缩，胳臂肘尖正撞在后
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
两只特别凸出的大门牙上，
咔嚓一声，双牙落地！我每
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
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
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
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
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
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
因此少吃一口。我不谦让。

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
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
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
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

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
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
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
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
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
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
何位置（假如是圆桌）都可
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
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
次者，在座叙上特别有利，
我 想 让 座 的 事 情 也 就 少
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
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
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
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
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
一条道理，那便是：无需让的
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
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
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
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
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
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
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
小，虽然是微不足道，但对
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重

要或许并不下于一个公务
员之盘算简、荐、委。有人
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
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
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
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
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
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
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
趣。就职的主教照例地当众
谦 逊 三 回 ， 口 说

“nolocpiscopari”，意即“我不
要当主教”，然后照例地敦促
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
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
后再打通电声明固辞不获要
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
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
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
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
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
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
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
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
穆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
些。我每次从长途汽车的售
票处杀进杀出时，心里就想先
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摘自《雅舍小品》

刚在伯明翰大学落脚的
第三个月，我去拜访了一个姐
姐的朋友艾伦，她曾在北大留
学，和姐姐是要好的朋友。我
拨通了她的电话后，她很是惊
喜，并且用半纯正中国话邀请
我第二天就去她家做客。我
忽然从心中升起一股温暖，这
还是我在这个国家第一次听
到如此熟悉的中国话，虽然多
少有点牵强生硬。我有些后
悔没有早点拨通她的电话。

第二天上午，我特地去
买了一束鲜花，带着一些国
内的小饰品去拜访她。坐
上公交车，穿越一条条长长
的街道，我怀揣着一种回家
的心情去看她和她的家人。

她家住在一个美丽的花
园小区里。进了大门，我看
到里面全是统一的单栋旧
楼，房子太多，而路标和楼
牌都不怎么明显，我无法确
认哪户是她家了。于是到
她家附近时，我拨通她的电
话，她说马上出来接我。

刚刚挂完电话，我便听到
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大声呼唤

着“叔叔”，是一句生硬的中国
话。我扭头望去，就在不到十
米远的一个花园的门口，一个
金发的小女孩在对着她门前
的各个方向左右开弓地喊着

“叔叔”。我想这可能就是艾伦
的女儿妮娜了，我在国内曾看
过她小时候的照片。我想大
概她很少见中国人吧，分辨不
出哪个是中国叔叔，但是只要
说中国话，我总还是听得懂
的。于是我奔上前去，回应道：

“妮娜，我在这儿呢!”
她忽然扭头，给我露出

一个甜美纯真的笑容，再一
次喊了一句“叔叔”，然后伸
开了手臂，却站在原地，没
有移动，等着我去拥抱她。
我定神一看女孩的眼睛，那
是一种含笑弥散的眼神，我
猝然惊醒了，原来妮娜的眼
睛是看不到东西的，怪不得
分辨不了我的位置了。

我上前抱起她，亲了一

下她的脸颊。她小脸一歪，
笑容盛开。

我问她：“你妈妈在哪?”
她回答道：“对不起，妈

妈在接一个很紧急的电话，
她让我出来接你!她说我只
要勇敢地向每一个方向都
呼唤一下‘叔叔’，就准行
的，就总有一个方向会传来
你的回应的！”说着她的小
脸又浮起一种成功的喜悦，
为能接到我而兴奋不已，说
道：“叔叔，你在笑?是吗?”

我说：“是的，像你一样!”
“妈妈说如果我没有等

到你的回应，就是我说不好
中文，那我只好对每一个方
向微笑了，总有一个方向的
人会认识并回应我的微笑
的，那就是你！是这样吗?”

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
中忽然一颤，仿如天光开雾
般的彻朗!我在想，我来到这
个陌生的国度以来，即使那

么健康地面对这个世界，又
何曾尝试过向陌生的人微
笑呢?更不要说是向每一个
方向呼唤一个陌生人了。

“叔叔，你能认识我的
微笑吗?”我从沉思中醒来，
回答道：“哈哈，是的!每一个
人见到你美丽的笑容都会
回应你一个微笑的。”

这时艾伦出来了，表示
着歉意，把我迎了进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
常去看望妮娜。我还没到
她家门口，就总能听到她在
用汉语向每一个方向呼唤
着我，我总是那么急切地回
应着她，她会冲着我的方向
微笑，而我也会用微笑回应
着她，即使她什么都看不
到，因为我确信她在等待着
有一个人会回应她的微笑。

我也渐渐变得开朗起
来，慢慢地融入和喜欢上了
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因为
我也像妮娜一样，学会了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向每一
个方向呼唤和微笑。

摘自《小品文选刊》

腰斩酷刑

282年前的英国股灾

谦 让 梁实秋

向每一个方向微笑
张 翔

一个年轻聪慧的学
生去向一位中国的智者
请教：

“尊敬的老师，请告
诉我如何才能获得您那
样的智慧呢？”

“爬到那座山的山
顶，”智者说，“然后祈祷，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别去想犀牛！”
“犀牛是什么东西？”

年轻人满是疑惑。
“哦，那是一种大块

头动物，鼻子上还长了个

巨角。”智者回答道，“但
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
在中国而犀牛只生活在
遥远的非洲。”

最后年轻的求知者

爬上了高山准备祈祷，但
这时他满脑子都想的是
犀牛。

生活中我们常为一
些毫无根据的恐惧所困
扰着而忽略了真正重要
的东西。

摘自《西安晚报》

1982年的校园生活 杨崇德

犀 牛 佚 名

这个狗日的谢冬生果真有一把，他吞下了我买给他的一斤米饭。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亏，躺在床上不大说话。没多久，谢冬生就来事了，他
躺在床上说肚子胀得难受。


